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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 中国佛教界与东南亚、 南亚地区有密切的往来。 为培养我国的国际化佛教人才，
太虚法师多次选派留学僧赴南洋等地。 本文依据新见太虚法师的多封手札和相关档案与信函， 讨

论法舫、 白慧等法师从 １９４０ 年秋开始留学缅印的生活经历， 以此探析民国僧人海外留学的艰辛

与中外佛教交流的复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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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舫从锡兰重返国际大学与白慧的学研情况

在法舫的推动下， １９４６ 年初， 中国与锡兰开展了互派僧人留学的项目。 ５ 月 ２ 日， 白慧在加

尔各答接待了由太虚法师派往锡兰的光宗、 了参二位年轻僧人①。 此后， 光宗、 了参抵达哥伦

坡， 法舫在帮助二人完成 “重行出家改装” 仪式之后不久， 于 ６ 月 ２４ 日从锡兰返回加尔各答，
白慧到加城去迎接他。 他们在加城逗留两天， 完成办理护照等手续。

１. 法舫与白慧在国际大学的学研

６ 月 ３０ 日， 法舫抵达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之后， 给太虚法师写信报告两人的情况：
大師慈鑒：
弟子已於六月二十六日由錫蘭回抵印度中國學院， 與白慧同住。 弟子擬在此再作一年或

二年之研究， 然後回國。 武昌佛學院既已有人負責， 則似可不必即刻回來。 陝西方面已有信

來， 請求回陝帮辦巴利文學院， 本應如命如約， 但弟子以研究巴利文尚欠成熟， 故決計暫緩

應陝西之聘。
錫蘭僧人想已到滬。 被 （彼） 等生活將依律而行， 故飲食方面， 應囑陝院， 特為辦理。 最

好每日有一次牛奶食， 若無牛奶豆漿， 豆腐則每日必須供給， 不然， 彼素食行無法維持營養也。
了參、 光宗已於六月十四日即佛法傳入錫蘭之紀念日， 在法顯所住阿耨樓陀城摩訶毗訶

羅 （大寺） 依金剛智博士重行出家改裝。 弟子於被 （彼） 改裝後五日始離錫蘭， 彼等生活

已經安定， 並開始學習英文。 二人之中了參為有天才， 光宗似難， 且看將來如何。
弟子除在印度繼續研究外， 並尋求佛教大小乘之梵本。 巴利文藏英國出版已購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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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費近千元， 將來梵巴文佛典購足後， 回國再行籌備巴梵學院也。 耑此即叩

平安！
弟子法舫叩上、 白慧附叩六月三十日①

法舫应谭云山之邀， 担任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名誉讲师。 法舫计划在国际大学再学习两年， 巩固和提

高自己的梵文巴利文水平， 并寻求梵文佛经写本， 为回国后筹办巴利文梵文学院而作资料的准备。
当时， 国内佛教界也有创办巴利文学院的打算， 这是民国时期中国佛教界希望世界化的一种趋向。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２０ 日， 法舫致函妙吉祥居士， 鼓励他努力学习日文、 英文， 并强调学习梵文的

重要性， 为成为世界佛教研究者奠定基础。 法舫还提及了白慧的情况和自己的打算： “白慧法师

在此修学梵文、 印度文， 甚有成绩， 将来对中国佛教定有大贡献。 现在身体亦健康， 希勿念。 我

本来早想回国。 以研究巴利文及梵文， 尚需一二年始能完成， 故决计再在印度留住两年， 到民国

三十八年夏季回国。”②

８ 月 ２７ 日， 太虚法师回函法舫、 白慧， 对其研究工作进行指点③。 ９ 月 ７ 日， 法舫回函太虚

法师， 详细地报告了自己的两年计划以及当时与印度各方的学术交流情况， 其内容如下：
大師慈鑒：
頃奉八月二十七日手教， 敬悉種切。 弟子已與譚院長商妥， 在此再住兩年， 對梵文巴利

文作更深之研究。 於民國三十七年回國為大師祝六十大壽。 屆時弟子之梵文巴利文自當有所

成就。 現在弟子已將巴利文 《阿毗達摩攝義論》 譯畢， 正在抄正， 寫敘 （序） 文， 準備與

師覺月博士共同校對一遍， 即可成為定稿； 再郵寄慈座鑑定後即可出版也。 此外弟子正研究

巴利文之 《清淨道論》， 此論為巴利文南傳佛學中最主要之論典， 等於唯識宗之 《瑜伽師地

論》、 空宗之 《中論》、 西藏佛學之 《菩提道次論》 也。 除此之外， 弟子每晨早起散步後靜

坐虔誦巴利文藏之 《中阿含經》。 約兩日讀一經， 誦畢， 虔誠迴向為大師祝福， 遠離病苦，
利樂有情。 梵文方面， 弟子已讀初步文法。 現正與白慧從師覺月博士讀安慧之 《唯識三十

頌釋》， 甚有興趣， 且不覺困難， 而能了解。 安慧 《釋》 支那內學院某期刊中曾有人略抄譯

日本人之譯文。 今偶與梵文原文對之， 即知刻抄文錯誤連篇， 原因在抄者不懂梵文。 玄奘所

譯 《唯識三十頌》 本文， 今讀其原文， 覺奘譯之精密完美， 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既不

離原文， 又切達聲明 （梵文文法）。 內學刊中對奘譯之妄評， 一望而知其無知也。 弟子擬於

明年增讀聲明， 及其他梵文文學與佛學之作品。 倘知聲明則讀梵文各書甚易也。 白慧正努力

讀聲明及現代印度文， 大有進步。 如有時間， 弟子并擬將巴利文之 《大史》 （即南傳佛學古

史） 譯為中文。 現在每週并研究古代印度史。 以此方面吾國尚缺新材料也。
印度摩訶菩提會近出版之佛誕紀念刊， 刊有英倫佛教會會長胡裴氏 （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 一文， 題曰 《歐洲佛教史》， 內中甚讚大師在歐洲宏法之功績。 弟子將譯出，
然後寄呈座下。

錫蘭僧三人弟子早知其有些固執， 但除彼等外， 又無其他更好及適當之人選也。 彼等有

一特點即發有道心而已。 彼等來時因帶有大量之書籍， 故不能乘機飛渝也。 現在滬上， 可隨

緣待機會再去西安。 大師只指導彼等應如何研究中文佛學， 及如何辦理巴利學院即可。 在滬

生活費用想我滬上佛弟子能勉為供養也。
代電致賀尼赫 ［魯］ 先生事， 已由譚雲山先生代為發出。 如有回電即寄來。 又復錫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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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菩提會函及金剛智長老函， 過日當代用英文寄去， 勿念。
頃接了參函， 云因用功過度， 遂發生病症， 惟不甚重要， 已函勸休息矣。
弟子明日赴華氏城， 參觀該城博物館所藏之梵文抄本照片， 約有數十種梵文原文， 係從

西藏用照相片照回者， 內有 《瑜伽師地論》 《俱舍論》 《集量論》 《中觀論》 《現觀莊嚴論》
等原文， 甚為寶貴。

此地將於本月底放假一月， 弟子等將赴鹿野苑小住， 并朝拜各聖地。 屆時再與加葉波法

師商量中印佛教文化事項。 如有結果， 再向大師報告。 周祥光已赴新德里印政府作事矣。 餘

由白慧函詳。 耑此草草， 即叩

慈安　 並禱祝

遠離病苦！
四大安樂！

卅五年九月七日夜在國際大學

弟子法舫叩首①

太虚法师的回函是 ９ 月 ７ 日到的， 法舫看后当夜就写了上封回函。 第二天， 白慧也给太虚法师写

了一封回信， 更详细叙述了他和法舫两人的学习和研究情况。 该函信息如下：
大師慈座：
昨接慈諭， 敬悉所示。 大師法體康健， 舫法師與弟子， 時刻憶念。 前二星期， 索麻法師

等抵上海後來信， 詳報大師康健情形， 謂大師血壓頗高， 精神身體都受影響。 目前大師應擱

下一切， 不應過分操勞， 多食清淡食物， 完全休息。
舫法師與弟子時極焦慮， 即託人探購治此病之良藥， 準備飛寄大師。 弟子意： 大師除服

藥外， 應請完全休養， 一切放下， 託人辦理， 毋自勞神， 一如索麻法師對大師康健報告中之

建議。 蓋只有大師法體康健， 精神如常， 弟子始得安心在外研究也。
四月底， 了參、 光宗二法師由重慶抵加爾各答， 弟子奉舫法師命迎接招待， 幫助辦理過

境手續， 留加約一星期， 弟子即送彼等隨一歸錫僧友赴錫。 到錫後， 一切俱由舫法師指導。
據舫法師說及彼等來信， 於生活完全改變， 彼等不僅不因拘礙生疏而感不慣， 而且反覺身心

自如， 行止如律。 耳聞目見， 都使彼等喜歡悅樂。 彼等近沾小恙， 蓋由用功過度耳。 彼等無

外國語文基礎， 初一、 二年當覺用功之苦， 然過此之後， 甜蜜自來， 障礙自消矣。 幸大師勿

以彼等為念。 五月初， 送光宗、 了參二師去錫後， 弟子即往大吉嶺避暑， 自修梵文。 六月中

旬， 接舫法師由錫來信， 謂將於六月二十四日由錫抵加， 弟子即依時到加迎接。 在加留二

日， 辦理護照手續， 即隨舫法師一同返國際大學。 時暑假已完， 學校定於七月二日復課， 故

歸校後， 即忙於整理書籍， 準備本學期之研究工作。 關於本學期研究事， 已詳舫法師信中，
茲補敘幾點如次： 一、 舫法師回國際大學， 受譚院長聘為中國學院名譽佛學講師， 極受此間

印度諸名漢學者歡迎 （如中院研究主任巴喀支博士、 高級研究員巴畢博士、 魏沙彌論師、
蘇支論師、 巴羅旦論師等）， 彼等現正從事梵漢翻譯 （翻漢為梵， 所謂還原工作， 或演譯漢

文佛學要典為現代英印語， 校對以漢藏佛典對校各地所發現梵本） 等工作。 過去苦無中國

佛學權威協助， 解決疑難， 今舫法師歸來， 被任為名譽佛學講師。 因法師不受薪水之故， 彼

等深慶得人， 故特表歡迎。 二、 現在舫法師參觀之梵本， 即前弟子所告由羅睺羅先生自西藏

取回之者， 共六十餘種。 其中如舫法師所說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 《俱舍論釋》 《集量

論》 《辦 （辯） 中邊論》 《現觀莊嚴論》、 《迴諍論》 《因明釋》 《阿毗達磨集論》 及 《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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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決定義經》 《大時輪法》 等為最重要。 歐印梵學專家現正爭校此批梵本， 惟因保管嚴

密， 非經必要之證明及申請， 不易取得校對權。 本院同人巴羅旦論師， 幾經交涉， 始分得

《阿毗達磨集論》 及 《決定義經》 （《集論》 已與我用中譯對讀畢， 現再對校藏譯本）。 舫法

師此去， 一方面固為參觀梵本， 另一面欲直接向保管當局交涉， 試探能否取得 《俱舍論釋》
之沖洗 （該批梵本多為原本之相片， 因西藏不許原本出境， 故取經者唯一辦法只好將原本

攝影攜歸， 以此必先將梵本影片沖洗放大而後可校讀） 及校對權。 若能領得此項沖洗及校

對權， 則依如下二途將之校對出版： １. 將梵本攜回中國， 組織中國俱舍論刊行會 （一如日

本之刊行會）， 集合國內梵文學者 （主要如現任北京梵文教授李華德———德國人———、 現在

回國之金克木、 吳曉鈴二君） 收集所有漢、 藏、 梵巴、 英、 日、 德、 法等文有關 《俱舍》
之材料。 此中最主要者為漢譯 《俱舍》 及註疏、 德譯 《俱舍》、 日本逖耿 （荻原） 雲來博

士近校 《俱舍稱友釋》 梵本、 印度羅睺羅論師校之 《俱舍頌》、 比國布善教授法譯之 《成唯

識論》， □□□後以最精密之方法校對及翻譯， 使之成近世俱舍學最完備最權威之著作， 為

千年來中國對世界梵學界第一次之偉大貢獻。 若因上項計劃龐大， 須時過久， 不易實現， 則

依 ２： 乘弟子等留印期間， 與印度學者合作研究校對， 一二年書成， 則以世苑名義及華氏城

大學聯合出版。 三、 舫法師與弟子近感吾人計劃， 回國為巴利及梵文研究創一新園地， 聯絡

國際佛教界與佛學學術界， 能否實現， 端賴吾等梵文巴利文研究之成果。 若梵文巴利文不

通， 所學僅為皮毛， 他人涎沫， 既不能研究， 更說不上學問。 若此通達， 則寶藏大開， 取之

無盡， 用之不竭， 為己為人， 俱有利益。 弟子等現正處似通非通狀態， 若此時自滿不學， 則有

前功盡廢之虞； 若此時更進一步， 則將來成就可觀。 以此， 弟子等決計在此二三年間， 完成最

後一半未竟之程途， 庶使所學底成為我大師及佛教創一番新事業。 伏乞大師慈悲， 成就此願！
一年來， 弟子微軀清健如常， 精神亦極愉快， 所學頗感進步。 本學期以全力攻讀梵文之

聲明、 六派哲學原典、 佛學。 天運返緬甸後， 即努力讀緬文及英文。 下年， 舫法師或設法使

其來印攻讀。 達居亦已回緬方甚平安。 印順法師及妙欽過陝南下， 未悉已達滬否？ 武院近況

如何？ 是否已開始招生？ 希便囑人告示為禱。 專此叩問

常樂！
弟子白慧百拜　 九月八日①

此信中， 白慧再次表明了法舫和他的想法， 就是要深入掌握梵语和巴利语， 能熟练运用这两种语

言进行佛教典籍研究， 从而为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与佛学界取得切实的话语权而开辟一新途径。
这就是他们还需要继续留在印度学习的根本原因。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法舫游历印度佛教圣迹， 大约一个月。 他应星州慈航法师主编 《人间佛教》
之约， 在国际大学译出巴利文 《吉祥经》， 请徐梵澄审定， 刊发在次年 《海潮音》 第三期， 以应

太虚法师长期倡导的人间佛教之旨意②。 １１ 月 ７ 日， 竺可桢、 李书华等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育科

学文化会议， 过境印度加尔各答， 特地前往参观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他在日记中简要提及： “最
后看中国学院， 遇徐梵澄 （中央大学）、 太虚徒白慧等等。”③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法舫、 白慧、 周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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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白慧： 《白慧法师上虚大师书》， 《海潮音》 第二十七卷第十一期， “通讯选录·中印佛学交流的新趋势”， １９４６ 年， 第３５ －３６ 页。
法舫译 《吉祥经》 译文按语： “民國丙戌十月， 禮佛聖跡， 閱一月而歸， 接星洲慈航兄函， 謂 《中國佛學月刊》 將更名為

《人間佛教》， 囑為文章， 憶大醒兄主編 《海潮音》 時， 曾輯 ‘人間佛教’ 專號， 自此以後， 斯名頗為佛學界所稱用之。
本經所說， 都十二頌， 皆系明人間佛教， 決無談玄說妙之語。 此經傳誦南方諸國， 定為僧伽早晚課誦之一。 人間有吉慶

事， 則延僧誦此經， 誦已解說。 虛大師久倡人乘佛法， 即是人間佛教， 與此經意吻合， 故譯出之。 應慈航法師之請， 譯文

經徐梵澄先生潤色數處， 特此志謝。” “丙戌臘月法舫謹識于印度國際大學”。 （法舫譯 《吉祥經》， 《海潮音》 第二十八卷

第三期， １９４７ 年， 第 ５ 頁。）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 第十卷 （１９４６ － １９４７ 日记），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４５ 页。



光、 朱天慧等合写一函致太虚法师， 具体内容如下：
大師蓮座： 大地春回， 歲序將易， 弟子等此刻挑燈修牘， 正值除夕， 再過數小時即為三

十六年元旦矣。 眼見時光迅駛， 益覺馬齒徒增， 學業未成， 悵惘在心， 翹首日下， 情何能

已！ 所幸吾師學德俱隆， 萬流景仰， 英雄肝胆， 菩薩心腸， 領導近代中國新佛教運動， 福國

利民， 有情眾生， 咸登彼岸。 弟子雖遠託異國， 負笈他鄉， 時得吾師訓誨， 遵循有自， 私衷

竊慰也。 祥光曾於九月二日印度政府成立之時， 奉聘為宣傳部出版司編輯兼司中國科事務，
主持中英俄文對照之 《世界月刊》 及中英對照之 《新印度季刊》 撰述事宜。 該兩刊專載有

關印度文史藝哲科學文章， 俾吾國人民， 明瞭印度實況， 進而聯系中印兩國情誼於不替也。
祥光於今日自印京到國際大學晤舫、 白慧兩法師， 及天慧兄， 久別重逢， 暢敘甚得！ 舫法師

於攻習巴利文之餘兼攻梵文， 俱有所得。 白慧師現正誦習梵文大文法典， 精進亦速。 天慧兄

除習吠陀外， 則習英文文學， 與時益晉。 總之弟子等不辭關山跋涉之勞， 不避異國寄居之

苦， 心所欲為者追隨師座之後， 使中國佛法重興， 眾生有所安託耳。 弟子等擬在印度再攻讀

兩年， 預備一九四八年共同買棹返國。 明日新年， 弟子等將隨雲山院長赴蘇里溫泉一遊。 祥

光約留二日即再遄返德里， 屆時當修書奉稟也。
回憶農曆十八日為吾師五八華誕， 弟子等浪跡天竺， 未克趨前拜賀， 惟恃一片虔心， 恭

頌吾師鶴算添籌， 永留世間， 使有情眾生離苦得樂， 是所禱幸。 聞蘇君淵雷著有 《玄奘評

傳》 一書， 未卜出版否？ 師與蘇君相知， 敬希 　 示知為盼！ 有暇 　 訓誨時頒。 春寒料峭，
諸祈珍重！ 遙頌年禧， 并祝康泰！

弟子法舫、 白慧、 周祥光、 朱天慧拜上

十二、 三十一①。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圆寂。 次日， 上海的尘空法师电告法舫 “此惊骇消

息”。 闻此噩耗后， ３ 月 １９ 日， 法舫和白慧合写了一幅挽联， 表达无限的哀思。 该挽联内容为：
哭師尊太虛大師

人天眼滅， 正法幢摧；
師應其化， 乘願再來。
　 　 弟子法舫白慧同頂禮敬輓

　 　 民國卅六年三月十九日於印度國際大學

由于太虚法师的圆寂， 国内佛教界呼吁去国多年的法舫回国， 以承担传法重任， 尤其是 “继续

建树世界佛学苑”。 法舫在回国之前， 先于十月份游历印度， 瞻仰各佛教圣地。 １１ 月 １ 日， 法舫

到新德里比拉花园拜晤圣雄甘地②。 此后， 法舫返回加尔各答， 候船赴新加坡， 准备回国之旅③。
在途经新加坡、 马来西亚槟城、 香港时， 法舫多次弘法， 扩大中国佛教的影响。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 法舫回到厦门， 受到广大信众的欢迎。

２. 法舫返国之后白慧在印的留学情况

法舫法师回国之后， 白慧继续在国际大学学习。 法舫为何将白慧留在印度， 将了参、 光宗二

法师留在锡兰继续求学， 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中国佛教界培养国际人才。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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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祥光居士等来书》， 《海潮音》 第二十八卷第三期， １９４７ 年， 第 ３６ － ３７ 页。
法舫： 《赞圣雄甘地》， 《海潮音》 第二十九卷第三期， １９４８ 年， 第 ６７ － ７０ 页。
“印度訊： 法舫法師因將離印歸國， 特於十月遊歷印度各佛教聖地， 並將至新德里， 訪問甘地翁致敬。 師於十一月一日在

比拉花園， 晤見甘翁， 約談十五分鐘， 所談乃關於印度和平與中印合作問題云。” “印度訊： 法舫法師已於十一月二十四日

由加爾各答候船赴星加坡， 約耽擱一月即轉赴香港， 舊曆新年可抵達上海云”。 《佛教簡訊》， 《海潮音》 第二十九卷第一

期， １９４８ 年， 第 ２６、 ３１ 頁。 《法舫法師即將回國》， 《大雄》 （陝西） 創刊號， １９４８ 年， 第 １２ 頁。 《法舫法師在南洋宏法紀

略》， 《大雄》 （陝西） 第 ５ － ７ 期， １９４８ 年， 第 １０ － １１ 頁。



舫从印度致函慈航法师。 该信刊发时题为 《两粒佛教的推生珠》。 法舫在该信中沉痛地指出，
“抗战八年， 佛教损失最大！” 太虚 “大师在世， 名满世界， 尚可与国际连系， 今后国内僧界中

无此国际人才！” 因此， 培养国际化佛教人才是当时面临的四大问题之一①。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白慧在印度致法舫法师函， 汇报中国学院和自己当时的情况：

法師上人慧眼：
九月三十日自武昌來示， 敬悉種種。 上人自上海赴武昌時， 弟子曾有二信託文慧轉達，

未知收到否？ 上人現居武昌， 請多休息， 保重法體， 萬勿過事憂勞。
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情形如此， 中國佛教支離破碎狀態又如彼， 目前欲有作為， 實不可

能。 至於發展國際佛教事業， 聯繫國際佛教友誼， 設辦巴利梵文佛教研究機關等大計劃， 實

不敢想像。 自然吾人決不因此散沙般佛教狀態而過度悲觀灰心， 吾人所學， 不一定為人， 若

無因緣為人， 當作自我受用。 我以為若國內因緣不成， 無法實現吾人理想計劃， 則不妨向外

發展。 蓋今日之中國佛教形勢， 難適應吾人之理想， 實現吾人之計劃也！ 望上人以實際情

形， 不妨向各方師友及各關係方面， 切實磋商決定也。
茲將各事奉覆如次： 一、 譚公雲山辭去中國學院行政職務， 本學期開始時， 業經照准，

現為永久名譽院長。 跋波特博士 （Ｄｒ. Ｂａｐａｄ） 被任命為院長， 但彼暑假回家後， 迄今猶未

返任。 最近學校當局已將其正式解聘， 任命愛芽娑彌 （ Ｉｙａｓａｗａｍｙ） 為院長。 二、 東方學會，
十月十五日在比哈省之 Ｄａｒｂｈａｎｇａ 市開會， 中院同人前往參加者有譚公 （作我政府代表）、
愛芽娑彌、 寂比丘、 波羅馱、 師天僕與我， 我等大多參加佛教組， 故此組幾為中國學院所獨

佔。 跋波特博士與巴宙亦趕來參加。 全會代表及會員總共六百餘人， 共分二十四組討論， 情

況相當熱鬧。 東方學會， 今年為第二十九週年， 第十四屆， 明年為三十週年。 為欲表示三十

年開會十五次起見， 大會通過明年底決定在孟買大學開第十五屆會議。 三、 倫敦巴利刊行

會， 又寄到如下書籍： （一） Ｄｉｇｈａｎｉｋａｙａ， ｖｏｌ， ｉｉｉ， （二） Ｓａｍａｎｔａｐａｓａｄｉｋａ ｖｏｌ. ｉｉ， （三）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 Ａｕ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ｉ Ｃａｎｏｎ， Ｐａｒｔ ＩＶ， （四）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四、 我仍繼續從

乞寂念梵文文法大典， 同時從 Ｓａｉｌｔ 選讀各種梵文文學名著， 念梵文皆在下午， 上午則試譯

肇法師之四短論 （《物不遷論》 《不真空論》 《般若無知論》 《涅槃無名論》） 為梵文。 我已

告知譚公， 若譯成， 則作我之畢業論文， 結束我在中國學院第一段學業。 因為寫此論文， 故

考加大梵文學院事， 尚未進行。 五、 岫 近被聘為 Ｌａｃｋｎｏｗ 大學中文講師， 月薪二百五至三

百， 相當幸運。 天運我已囑不可放棄緬文。 若來印重新學習， 則更費時間與精力， 同時有無

學成之把握尚屬疑問。 六、 據跋波特博士云渠已被任印政府駐西藏專員云。 七、 印度海邦問

題， 僅五日即解決， 現在印度在海邦之臨時軍事政府積極籌備公民選票， 決定歸併印度聯邦

事宜。 一般推測， 海邦人民贊成互併印度， 毫無問題， 目前僅有 Ｋａｓｈｍｉｒ 問題尚在拖延中。
一般而言， 印度政局業已澄清， 各種工業與文化同時推進發展， 地大物博又有全民信仰之賢

明領袖， 在國際上儼然為一東亞領袖國。 迴顧我國今日情形， 實在使吾人不勝慚惶之至！
年來我身體甚健， 頗稱滿意， Ｐｕｊａ 假期中， 常與二三友人游泳， 增加體重不少， 此堪

告慰吾師者。 專此敬覆， 即頌道履綏和！
弟子白慧百拜　 十月廿六日②

有关白慧在国际大学的详细情况， 目前已经不太清楚。 常任侠的日记中， 简要提到了当年在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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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舫： 《两粒佛教的推生珠》， 《人间佛教》 １９４７ 年第 ５ 期， 第 ８３ － ８６ 页。 又， 法舫： 《再来一粒》， 《人间佛教》 １９４７ 年

第 ５ 期， 第 ８６ － 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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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答与白慧会晤的情况。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 “遇白慧于途”①。 １ 月 １３ 日， “赴 Ｍａｈａ Ｂｈｕｄｄｈｉ 会
观迎佛骨。 晤 Ｓａｎｔｉｎｉｋｅｔａｎ 白慧等。”②常任侠曾于 １９４６ 年前后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 与白慧

是很熟悉的。
法舫回国后， 曾在厦门、 宁波、 上海、 武汉、 南岳、 长沙、 广州等地弘法， 颇为风靡一时。

由于国共内战的影响， 法舫无法实现自己建立梵文巴利文学院的理想， 也无法承担起太虚法师遗

留的重担。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法舫从香港启程， 经新加坡， 于 ５ 月 ２２ 日重新回到了锡兰。 此

后， 法舫参与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等活动③。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３ 日， 法舫因病情突发而圆寂。 在生

命的最后两年， 法舫与白慧的具体联系， 目前尚未发现相关资料， 有待考证。
１９４６ 年， 白慧获国际大学学士学位； 两年后， 获该校硕士学位， 并留校任教。 １９５０ 年 （或

谓 １９５１ 年）， 白慧赴孟买浦那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１９５２ 年夏， 白慧去国十余年之后， 终于回到

了祖国。 ７ 月 ２０ 日， 常任侠的日记记载， “上午巫白慧自印度归国来我处畅谈。 １９４６ 年在印度国

际大学教书时， 白慧做小和尚， 读梵文颇有慧根， 至其认识共产主义必胜， 蒋介石必被消灭， 受

我感召不少。 午同其至森隆进餐 １１， ３００……白慧住丰盛胡同 １８ 号教育部招待所。”④ 从此， 白

慧结束了自己漫长的留学生涯。 不久， 他出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讲师， 开始了他在新中国的

新生活。 在北京大学档案中， 《北京大学 １９５２ － １９５３ 学年课程表 （标准本）》 （档案号

３０３５２０１５） 的印地语专业下， “春三” 年级的印地语教师有： “贾恩、 普拉沙德、 梵尔玛、 巫白

慧”。 其中前三位都是印度派来的外籍教师， 而巫白慧也应当时工作的需要， 承担了高年级的印

地语课程， 并未开设梵语课程。 他积极投入教学和科研， 曾撰写了一份 《印地语科学研究报告》
（现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东语党总支案卷·全宗号九·目录 ２０”）。 在 １９５６ 年的 《北京大学教

师工资试评意见》 表中， 巫白慧名列东语系讲师， 拟评为八级⑤。 据 《北京地区工资标准》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教学人员八级为 １０６ 元。 １９５８ 年， 巫白慧调往商务印书馆工作。

四、 余论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在教育部的资助下， 法舫、 白慧、 达居被选派赴锡兰留学， 这是太虚法师培

养国际佛教人才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此之前的 １９３６ 年， “三月， 中国佛学会派了岫卢、 慧松诸师

到锡兰去留学。”⑥ 太虚早就注重亚欧的佛教交流， 希望培育国际佛教人才， 在海外弘扬大乘推

行中国佛教， “化导全世界人类去恶向善使其安定康乐”⑦。 法舫一行先期到达缅甸， 然因为赴锡

兰护照一时难以获取， 三人滞留缅甸一年有余， 达居又因为身体原因半途而废。 随着日寇进逼缅

甸， １９４２ 年春天， 法舫、 白慧徒步赴印， 至加尔各答的印度国际大学， 受到该校中国学院院长

也是太虚法师的追随者谭云山的照顾。 １９４３ 年， 法舫终于按原计划抵达锡兰， 而白慧留在国际

大学学习。 此后， 白慧身患肺病， 法舫提供各种帮助， 并回到印度照顾他一段时间。 期间， 为筹

措白慧的医药和营养费用以及迟迟难来的生活费补助， 太虚、 法舫、 谭云山、 蒙达居等人与教育

部、 外交部等诸部委， 往来磋商， 在全民抗战的艰难岁月中， 终于达到目的。 白慧身体康复之

后， 继续刻苦攻读， 未曾停歇。 法舫在锡兰期间， 主要学习巴利文佛典 《清净道论》 《弥兰陀问

·５４·

新见太虚法师手札与法舫和白慧在缅印的留学经历 （下） ◎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②　 常任侠著，沈宁整理 《春城纪事》，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５ 页。
梁建楼： 《试论中国佛教与 “世佛联” 的成立———从太虚大师首倡建立 “世佛联” 并派遣法舫法师出国参与创建谈起》，
《法音》 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第 ４ － １４ 页。
常任侠著， 沈宁整理 《春城纪事》， 第 ２７８ 页。
《北京大学教师工资试评意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胡壮麟教授收藏， １９５６ 年， 第 ５ 页。
法舫： 《致法尊法师书》， 《海潮音》 第十七卷第六期 “通讯选录”， １９３６ 年， 第 １１４ 页。
大醒： 《谈培养国际佛教的人才》， 《觉有情》 半月刊第八卷十月号 （总数第 １９５、 １９６ 期合刊）， １９４７ 年， 第四版。



经》 和 《中阿含经》 等， 其巴利文水平达到能自行阅读的程度。 回到印度之后， 他译完巴利文

《阿毗达摩摄义论》， 请师觉月博士共同校对一遍。 梵文方面， “已读初步文法， 现正与白慧从师

觉月博士读安慧之 《唯识三十颂释》。” “拟于明年增读声明， 及其他梵文文学与佛学之作品。”
白慧当时的学习内容， 包括 “正在努力读声明及现代印度文， 大有进步”。① 锡兰智严佛学院的

金刚智博士、 国际大学的师觉月博士等当地学者为法舫、 白慧的求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法舫与白慧在缅甸、 印度、 锡兰等地的求学， 不仅在生活方面遇到经费、 疾病的困难， 也有

学习多门语言的艰辛， 更主要的是在对象国缺乏宗教方面的共语者， 不得不长年面对在传教与学

习过程中的心灵孤独。 正如法舫在 《再来一粒》 一文中所观察到的那样：
印度， 在近數十年， 對研究佛學之風極盛亦極普遍， 各大學設巴利文及梵文佛學講座甚

多。 但此等皆為學術歷史之研究， 而與宗教無關。 佛教當為一種宗教。 在印度， 作佛教宗教復

興者， 除摩訶菩提會外， 尚有孟加拉之佛學會、 孟買佛教會等， 及在八聖地院謀建立寺院之中

國錫蘭緬甸僧眾， 但勢力甚微。 寺院佛像， 只作遊人風景而已。 其起信歸命者寥寥無幾人也。②

没有 “起信归命者”， 就没有志同道合者， 要在印度传播中国大乘佛教教义， 建立中印双方宗教

的深入交流关系就很困难， 更难以影响到印度的一般民众。 锡兰当时的情况也差不多， “锡兰人

对中国文化有兴趣者几乎是没人； 而中国人在这里的， 除领事官外又皆是商人， 谁能注意到这个

文化外交的联络呢？”③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４ 日， 太虚法师函示法舫， 嘱咐他 “与马拉拉博士、 金刚智博士等成立 ‘中锡

文化协会’”。 ６ 月 ６ 日， 太虚法师致函法舫， 又嘱咐他 “准备在武汉收复后， 即行返国， 肩负复

兴世苑佛教图书馆及创设中印研究院”。 ６ 月 ３０ 日， 法舫回函太虚法师， 表达要尽力完成两大艰

苦事业的宏愿： “（一） 充实世苑图书馆， 使之成为在中国的第一个东方学图书馆。 （二） 正式成

立世界佛学苑， 使其成为在中国最有地位的佛教学术机关。” 法舫还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提出了

一个详细的海外购书计划， “计划在回国时至少购集二千至五千册”， 为此需要太虚法师再筹措

国币三万元④。 法舫没有遵守太虚法师之命立即回国， 而是在抗战胜利之后， 继续留在国际大学

深造， 为的就是提升自己梵文巴利文佛经研究的水平， 以期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际佛教人才。
法舫、 白慧海外留学与传教的最大收获， 不是体现在掌握了几门外语， 而是极大地扩展了学

术与宗教视野， 更深切地理解了太虚法师的国际佛教理念。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 法舫从印度致函

大醒法师， 极力强调 “国际佛教之沟通与建立， 非有人才不可。” 他提出： “在今后十五年， 非

大量培养精通日文英文德文法文巴利文梵文之人才， 不足以言国际佛教； 不足以继大师事业。”
他比较了当时国外学者对佛教研究的大成绩与国内佛教研究观念的局限及人才之匮乏， 呼吁中国

佛学界要继承太虚法师的宏愿， 开辟出研究世界佛学的新路。 他的想法得到了大醒法师的公开支

持⑤。 然而， 由于太虚和法舫相继圆寂， 中国的国际佛教事业大体中辍， 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国际佛教人才培养与中外佛教交流进入了新的发展轨道， 但依然任

重道远， 期待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 李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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